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模板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一

在这本书里尼采开门见山的解释了希腊悲剧产生的内在机制。
指出，是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日神和酒神。所
谓日神精神就是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日神的
光辉使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制造一种幻觉，日神精神的潜
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
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所谓酒神象征着情绪的放纵，
它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酒神精神
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
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
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前者用美丽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
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
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迷恋瞬时，后者
向往永恒。

我们都很喜欢听音乐，而音乐正是日神与酒神精神的一种综
合情绪的表露。尼采把悲剧看作是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
精神而这的合成物。但是从实质上他更欣赏狄俄尼索斯精神。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音乐精神。尼采认为，看悲剧时，"一种形
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通过个性的毁
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
生出快感。现实的苦难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化作
了世界的喜剧，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与毁灭，
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尼
采所提倡的审美人生态度的真实含义。”“重估一切价值，



重点在批判基督教道德，审美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非伦理
的人生态度。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
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基督教对生命作伦理评价，
视生命本能为罪恶，其结果是造成普遍的罪恶感和自我压抑，
审美的人生要求我们摆脱这种罪恶感，超于善恶之外，享受
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欢乐。”所以尼采有这样两句话：“艺
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只有作
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

《悲剧的诞生》主体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大板块，前十五章为
尼采文艺理论的阐释部分，十六章到最后则是将前文提出的
文学、美学思想在德意志文艺复兴中的方法论应用，故而下
面的内容概括以第一板块为主，后十章的内容与前文多有重
复，可以用于对前面概念的佐证和解释。而由上文可见，尼采
《悲剧的诞生》存在着两个层次，首先是对古希腊悲剧起源
的探讨以及由此生发的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层则是
潜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真正的内核——审美对于人的存在
之意义的决定作用，即所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最初
形式。后者是尼采美学的核心，是我们理解其日神-酒神理论
的基点，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

关于尼采《悲剧的诞生》，学者周国平有过一段概括：“关于
《悲剧的诞生》的主旨，尼采原来一再点明，是在于为人生
创造一种纯粹审美的评价，审美价值是该书承认的唯一价值，
‘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是该书承认的唯一
的‘神’。他还明确指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
道德评价以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后来又指出：‘我
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
’可见，‘重估’的标准是广义艺术，其实质是以审美的人
生态度反对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科学）的人生态度。”

尼采在写作《悲剧的诞生》时还出在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
之下。尼采在本书第五节中，应用叔本华音乐哲学的观点，
说道：“我希望我是在他自己的意志下认识他的。”在第四



节中显示提出一个概念——“永在痛苦和矛盾的‵原始太
一＇”，又称“存在的基础”这与叔本华的把宇宙看作是意
志的表象观点十分相似了。果然在第十六章中，他就明确的
提出“我们可以称世界为具体的音乐，正如我们称它为具体
表现的意志”，暴露出了他的唯意志论的观点。后来提
出“权力意志”的命题已经在此显现出了端倪。而能够实现
权利意志的所谓的“超人”，即“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
主，”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奴役群众。这种超人哲学
也在本书中也有眉目。在第十八节中，尼采呼唤“一个具有
大无畏眼光，具有指向那未经发掘的世界之勇敢冲力的新兴
一代”，这是些非理性的“天才人物”是否认科学的普遍有
效性和达到普遍目的的主张，并且开始打破所谓人类可借因
果关系而探索宇宙的那种信心。这就是说超人在行动时无需
理性的指导和制约，只需要抽象的意志和原始的本能。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二

缪朗山译的《悲剧的诞生》，这是读的第一本尼采的书。大
大出乎意料。不知道一个如此著名的哲学家，写得竟然是一
本关于美学的书籍。虽然说得是希腊悲剧的诞生，却讲得是
希腊悲剧的精神，并希望以这种精神作为生活的原动力。

已经很久不考虑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了。首先是脑子不够
用，其次是年轻时代仅有的几次苦思冥想，也都会领我到一
种虚无的苦痛与彷徨中去。现在，每当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时，
反倒习惯性的用电视，这种更无意义的事情来填补不知如何
是好的时间，然后再重新站起来，投入到无穷尽的琐事中去。

倒是前几天看的童明先生在论述木心风格的意义时，简短介
绍的从尼采引申而来的希腊悲剧精神的解释，让我觉得得到
一点安慰：“所谓悲剧意义，是深知人与自然比微不足道，
很不和谐，却在这样的基础上坚持：人因为有生命有创造力
可以和自然一样伟大，人因为这种伟大而美。这种生命意志
的咏唱、陶醉、起舞形成的人的尊严，就是悲剧艺术的境界。



”

同样，童明认为：“尼采哲学无疑是现代的、世界性的美学
思维最重要的索引。”

那么，对于尼采的理解，也不是仅仅看看这一本书就可以的，
不是仅仅看一遍就能做到的。还有必要继续看下去。

也许应该在看尼采的书时，放着瓦格纳的歌剧唱片？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三

尼采的第一本书，看完不禁感叹，他确实是一位天才。这份
才不仅仅是哲学上的造诣，还有他文学上的造诣。他的文字
洋溢着狂热的味道，扑面而来。字里行间包含着专属于他的
纯真，尽管此时的他已经认清世界在形而上的悲剧结局，可
是他毫不老道，鞭辟入里却又疯狂忘我。

世界在形而上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这一点他与叔本华的想
法是一致的。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认为我们还可以有所
追求，他认为我们还能在世界上找寻到美的存在，并为之度
过不凡的一生。

在本书中他介绍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日神精神则象征着，人类发现美，并认识到自己是宇宙美的
一个原子，在缘起缘灭中参与宇宙这宏大的剧目，把自己的
生命看成轻盈的一抹色彩，直面真实，直面结局，直面虚无，
反而摆脱了俗世的种种枷锁，在精神上高度愉悦，从而无畏
死亡。

酒神精神则象征着，人类发现美，并认识到自己是宇宙美的
一个原子，在缘起缘灭中参与宇宙这宏大的剧目，把自己的
生命看成轻盈的一抹色彩，直面真实，直面结局，直面虚无，



反而摆脱了俗世的种种枷锁，在精神上高度愉悦，从而无畏
死亡。

在这次阅读中，带给我最大反思的是，尼采对于苏格拉底式
的求学派的否定。科学不能够解决人生的虚无，科学的边界
清晰可见，它不会是人类的出路。是啊，自诩通过知识改变
命运的我们，到底是在改变什么命运，它改变了我们的外观，
我们衣冠楚楚，它改变了我们的历史，现在的我们在科技爆
炸中忙碌，愈来愈加重了对于知识的焦虑，因为知识和阶级
挂钩。我们始终不幸福，也始终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们无
法找到能打破形而上的意义虚无，因为我们始终不能跨越造
物主，成为造物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正如老
子所言。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四

《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所表达的悲剧艺术观念：第一，
艺术是对梦境的模仿，悲剧艺术代表希腊人对生活的理解和
体验。第二，艺术欢乐源于酒神狂醉的忘我体验。人们在悲
剧合唱队里获得个体生命消失的体验，实现了对终极命运的
消解。第三，希腊悲剧是阿波罗形象与狄俄涅索斯精神的结
合物，阿波罗形象是希腊悲剧的舞台形式，狄俄涅索斯精神
则是希腊悲剧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第四，悲剧的功能在于以
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获得暂时的解脱。

贯穿全书的是对日神式思维和酒神式思维的思辨。要理解这
部著作，核心就是明白尼采对这两种思维的阐述和偏向。日
神、酒神，是尼采借用古希腊人的神祗所寓指的观念。尼采
大概认为古希腊悲剧是酒神倾向的典型表现，一种从“自
我”中解脱出来、让任何个人意志和个人欲望保持沉默的艺
术，这种艺术能使人在毁灭中遗失个体的概念，在集体的狂
酔渲染中高呼“我们相信永恒的生命”。这种悲剧的魅力源
于对生命的忠诚，对原始欲望和恐惧最真切的体悟和承认，
悲剧里弥漫的酒神思维让人敢于直视痛苦，并在痛苦中获得



快慰。酒神思维是奔放的，狂野的，是一种英雄式的悲壮，
如同为人类取火不惜受秃鹰撕啄之苦的普罗米修斯，又如同
解开斯芬克斯谜语却难逃弑父娶母命运的俄浦狄斯，他们的
个体毁灭的悲剧成就了一种超越个体的壮美。在我看来，尼
采早期十分推崇的这种酒神式思维，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整
个哲学观，他反基督束缚反理性主义甚至反知识体系，提倡
的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而酒神思维里体现的那种人类深
层潜藏并将涌动爆发的激情、欲望、狂放、恐惧、抗争，无
一不在他意识中幻化为生命的本质，尼采说“过度显示为真
理，矛盾——生于痛苦的极乐，从自然的心底里诉说自我”。

悲剧，悲剧是主角与占优势的力量如命运、环境，社会之间
冲突的发展，最后达到悲惨的或灾祸性的结局。是戏剧的主
要类型之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
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这是悲剧的含义。

尼采大概认为古希腊悲剧是酒神倾向的典型表现，一种
从“自我”中解脱出来、让任何个人意志和个人欲望保持沉
默的艺术，这种艺术能使人在毁灭中遗失个体的概念，在集
体的狂酔渲染中高呼“我们相信永恒的生命”。这种悲剧的
魅力源于对生命的忠诚，对原始欲望和恐惧最真切的体悟和
承认，悲剧里弥漫的酒神思维让人敢于直视痛苦，并在痛苦
中获得快慰。酒神思维是奔放的，狂野的，是一种英雄式的
悲壮，如同为人类取火不惜受秃鹰撕啄之苦的普罗米修斯，
又如同解开斯芬克斯谜语却难逃弑父娶母命运的俄浦狄斯，
他们的个体毁灭的悲剧成就了一种超越个体的壮美。在我看
来，尼采早期十分推崇的这种酒神式思维，深深影响了他后
来的整个哲学观，他反基督束缚反理性主义甚至反知识体系，
提倡的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而酒神思维里体现的那种人
类深层潜藏并将涌动爆发的激情、欲望、狂放、恐惧、抗争，
无一不在他意识中幻化为生命的本质，尼采说“过度显示为
真理，矛盾——生于痛苦的极乐，从自然的心底里诉说自
我”。



悲剧的诞生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交融下形成的，但是两
者发生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酒神精神代表了原始痛苦，
日神精神通过主动性假象完成了把酒神精神代表的原始痛苦
上升为悲剧的关键一步；悲剧作为一种艺术，需要具备艺术
所具有的特点，所以悲剧诞生离不开作为艺术化进程的阿波
罗精神这个关键因素；酒神精神代表的形而上的慰藉并不能
产生艺术冲动，艺术冲动源于日神精神所代表的个体化原理，
个体化原理表现为时问性和反复性，最后日神精神就是通过
时间与永恒的并存成为了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
说日神精神是悲剧诞生的关键因素。

带着酒神思维的尼采，在悲剧中发掘出属于他的极乐世界，
同时也是他的艺术观。谈尼采，恐怕不能离开艺术这个词。
尼采一心想通过艺术来拯救人类，他很早就声称“只有作为
审美现象，世界的生存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尼采描述的悲
剧中的歌者，既是演出的成员，更是演出的唯一真正的“观
众”，他将此归纳为戏剧的原始现象：看见自己在自己面前
变形，现在举手投足好像真的进入了一个身体，进入了另一
个人物。这种膨胀着生命力的演出，无疑给尼采看到希望，
他自己早已陶醉在这种“酒神的兴奋”中，他在悲剧里寻找
到那近乎迷幻的极乐，他的审美观忽然变得简单至极，他写
道：一个人只要有能力不断观看一场生动的游戏，不断在一
群幽灵的包围中生活，那他就是诗人；一个人只要感觉到改
变自我，有要到别人身体和灵魂中去向外说话的欲望，他就
是戏剧家。因此，欧里庇得斯的“非酒神意向”式的悲剧，
是无法获得尼采的认同的，这个被视为苏格拉底同盟的人将
悲剧效果更换成日神式的戏剧化史诗。尼采说“真正的艺术
家必然会有的一个特征，他对必然的套路几乎藏而不露，让
它作为偶然事件出现”，所以他觉得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那
种一开始就在主人公自述里就昭示了全剧安排的做法是十分
愚蠢的，那种在戏剧中一遇到危难就有“天神解围”的大团
圆结局是多么可笑，他不可以接受这种对悲剧的谋杀，他甚
至不承认这是艺术。



尼采在书中以探讨古希腊悲剧的起源为线索，阐述了以苏格
拉底为转折标志的古希腊前后期文化的根本区别，对弘扬人
的自然生命、以勇士般的、审美的态度对待个体生命根本性
悲剧命运的前期古希腊文明大加推崇，指出人具有日神精神
与酒神精神两种根本性的对立冲动，前者以理性的静观创造
外观的幻境，维护个体以获得生存的意义；后者以个体化的
毁灭为手段，返归作为世界本原的原始生命冲动，从而获得
最高的审美愉悦和生存意义。两者的统一产生了古希腊悲剧；
审美是人赖于生存的唯一价值。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五

时隔半年重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不同于当初刚接触哲
学时的一片茫然，在对尼采有着一定的阅读后再读尼采的处
女作，感受到的与之前相比多了许多。虽然尼采在后期将
《悲剧的诞生》视为极不成熟之作，但其讨论终生的母题已
在此出现—克服虚无。

在西方，自现代性出现伊始，人本与理性渐渐战胜绵延上千
年的神本主义信仰体系。这两个相悖的体系，从苏格拉底到
黑格尔，都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而尼采要推翻都，
恰恰是这构筑了上千年的形而上学体系。最早的理性主义可
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直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彻底走入
每个人心中，同时，信仰的缺失导致人们怀疑生命的意义，
虚无主义自此萌芽。

在痛苦且无意义的人生中，依靠日神艺术的表达完成个体化，
又在对世界的恐惧与怀疑中，个体化破碎，主体隐失于酒神
艺术。

希腊诸神体现了酒神与日神的对立与结合，日神元素中的个
体界限与酒神的过度忘我相互制约。在四大艺术阶段之后，
悲剧便是酒神日神结合下的崇高艺术作品。



“艺术挽救了希腊人，而且通过艺术，生命为了自身而挽救
了希腊人”

抒情诗作为悲剧与酒神颂歌的前身，其中蕴含着两种艺术冲
动—酒神与日神。酒神冲动感受原始矛盾痛苦，抛却主观性
完成主客体的交融；日神冲动显现意志的形象—模仿音乐。

悲剧产生于悲剧合唱歌队，在歌队中，迷狂的希腊人创造出
一片世界，将理想与自由保存其中，他们在其中消融统一，
作为狄奥尼索斯式的表达，共同受苦。

“但只要实体是艺术家，那么主体就已然摆脱了自身的个体
性意识，仿佛已经成为一种媒介，通过这一媒介，这个真在
存在着的主体便得以庆贺它在假象中的解脱。”艺术先于艺
术家而存在，艺术家作为艺术的媒介。

普罗米修斯的双重本质—酒神与日神，泰坦式欲望与个体。

尼采认为，悲剧在欧里庇得斯手中消亡。欧里庇得斯作为思
想家，将平庸的观众带上舞台，形成了一种新的戏剧—阿提
卡新喜剧：由悲剧蜕化而来，构成悲剧极其艰难和惨烈的消
亡纪念碑。

但究其根本，欧里庇得斯也只是面具而已，真正让悲剧艺术
中强大的交织的两种艺术冲动解体的是—苏格拉底主义。苏
格拉底的审美原则是：“凡是要成为美的，就必须是理智的。
”本能直观在苏格拉底这被理智意识压制，导致了酒神冲动
与日神冲动的解体，此后，哲学思想的生长也压倒了艺术。

但尼采并没有一味贬低苏格拉底主义中的理智意识—当科学
到达界限，在那界限处凝视一片不可知的黑暗时，科学就必
定突变为艺术。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也因音乐精神的消
失而毁灭。尼采直接引用叔本华“音乐不是现象的映像，而
径直是意志本身的映像。”音乐激发普遍性的比喻性直观，



也使其以至高意蕴显露出来—悲剧神话。

作为彻底外于艺术本质的的艺术形式—歌剧，在那里音乐作
为歌词的仆人，非狄奥尼索斯精神使音乐疏于自身，成为现
象的奴隶。完全是为了满足非审美的需要，对于人类的乐观
赞美。


